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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兹舞台巡演评论，《太阳不是我们的》 

上海国际当代戏剧节，2012 年 11月 

Adele Lee（格林威治大学） 

 

 《太阳不是我们的》精妙、朴素却又动人心弦，将被赞誉为“中国话剧之父”的曹禺编写的四部作品：《雷雨》（1933）、《日

出》（1936）、《原野》（1937）和《家》（1941）浓缩、汇编在一起。以上话剧主要反映了家庭暴力和压迫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关

系的问题。然而，《太阳不是我们的》中的焦点是曹禺所塑造的那些在象征意义上或实际在父权制度和封建主义束缚下的女性角色的

命运，。这场演出以一副令人憎恶的“三寸金莲”影像开幕，让人印象深刻。“三寸金莲”，这一名词是对中国女性缠足及因此而畸

形的肢体的命名，让人觉得嘲讽。因此，这部作品可以说是对曹禺作品的女性主义改编，并且突出了剧作者所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中知识分子对现代中国的女性（和穷人）的命运的同情”（Denton，449）。 

 “我甚少刻画女性恶棍，我也十分赞同男女平等。几乎我所有的女性角色都或多或少地富有同情心……我是对女性自由的坚定的

支持者！”（摘自茅盾，50）。 

然而同样重要的是，在曹禺演员时期，他曾经常常表演女性角色，曾被称为“南开剧团之花”。 

在《太阳不是我们的》一剧中，女性都是不同程度上的受害者。她们常常被她们生命中出现的男人所欺骗、抛弃和毁掉。白露

（出自《日出》）因挚爱的抛弃，在对于快乐与财富的渴望驱使下，沦为交际花；繁漪（出自《雷雨》）被继子引诱，并在继子与实

为他妹妹的家仆相恋后变得疯狂；而金子（出自《原野》）则被继母虐待，被困于没有感情维系的婚姻中，并为了与她的前任情人私

奔几乎付出了全部。但是，这是部野心之作，试图将这么大量的话剧塞进一个小时内（或者一部话剧中），因此，这部作品最主要的

缺点是它的节奏太快。所以，很容易让观众产生困惑，造成理解上的困难，让他们无法分辨出不同的故事，对那些不熟悉曹禺作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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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来讲，尤其如此。其次，历史本来就是由众多令人迷惑不解的事件和各种难以调谐的声音交织而成，所以在《太阳不是我们的》

中，女性角色没有足够的舞台时间充分演绎她们全部的故事和人物性格，这一点可以理解。1 通过浓缩的场景故事，《太阳不是我们

的》致力于表现女性被剥夺了在聚光灯下的机会，以及大放光彩的机会。这部作品，有意或无意地，有效地体现了中国女性从历史上

就饱受压抑并被迫生活在男权阴影之下。裹脚这一现象，究其本质，是为了阻止女人们离开她们居住的房子。 

 奇怪的是，《太阳不是我们的》中所有女性角色却是赤脚在表演。这暗指着一定程度上的行动自由，并与开场时呈现的她们所经

受着的裹足的痛苦过程的略微冲突。但是另一方面，赤脚一定程度上也揭示了女性被禁锢在家里面，无法迈出家门，参与社交活动的

程度。除了赤脚之外，这些女演员穿着也很朴素，白色的连衣裙使她们看起来地位低下、无辜，近乎幽灵。人们很容易将她们看成饿

鬼：半死不活，一直渴望爱和满足。舞台光线暗淡，赋予了整个作品神秘的氛围。这正是曹禺在《原野》这类的作品中的偏爱。轻柔

和萦绕于心头的音乐也给悲剧的女主人公们的存在增添了飘渺的感觉。然而，表现女性从属和受难的问题在于人们往往会犯复述女性

受难的毛病。正如 Amy D.Dooling 所说，“既然舞台表现从来就包括可藉此产生一种“暴力”的某种程度上的重新组合和变形，那么

一个剧作家如何才能不通过描写她的被动和可怜来刻画一个被奴役的女人？”（56）。 

 不论是在曹禺的原著亦或是《太阳不是我们的》中，对于女性苦难的描述都冒着并不刻意地再度刻画女性的痛苦和权力被剥夺的

风险。然而，扮演这些角色的利兹大学的优秀的女演员们，十分确定这样的表演会引起了观众的共鸣和让他们喜爱。整个演出阵容都

来自利兹舞台巡演团（stage@leedstouring）。他们在专业导演蒋纬国的指导下策划出整个作品。他们舞台上的默契，自然的表演方

式，以及表演多个角色的能力值得赞赏（虽然不幸的是，后者偶尔会让人产生一定程度的困惑）。这些英国人大部分为白种人，他们

成功的扮演了“中国角色”，克服了人种不同的障碍，也没有刻意改变他们的表演方式或者外貌，使他们看起来不一样。他们的名字

和偶尔使用的道具如东方的折扇和纸灯笼，是这部作品中唯一可见的“中国”特色。 

 以一种精致而又简约的方式，这个剧团目标坚定且成功地将曹禺作品重新包装，在全球范围内呈现给二十一世纪的观众，同时也

将他的作品的“普适性”呈现出来，或至少也捕捉到了一些“人类本质”上的东西。所以，《太阳不是我们的》在严格意义上可以视

为跨文化的客体，它似乎超越了有限的民族主义，而且它 

 “通过从不同的文化之间主题、形式、意识形态的相互借鉴，在或多或少有着显著时空差异的多种文化之间搭建桥梁而组成”

(Roubine 引自 Pavis, 6)。 

                                                            
1曹禺自身，通过“使用女性解放的比喻作为个人解放的信号”，事实上可能“剥夺了女性独特的身份和主体性”（Denton,449）。 



3 
 

 这于曹禺戏剧中本身具有精彩的互文本质是恰当的。事实上，他的很多著作都跨民族/跨时空主题和动机的交织。这些主题和动机

里可以见到亚里士多德、亨里克易卜生、尤金奥吉尔、莎士比亚以及中国传统京剧的影子。通过戏剧传统如舞蹈和皮影戏巧妙地混合

搭配，将演出场景设置在模糊的时间和地点（除了开场的场景），让这部作品相对的摆脱东方戏剧的花样，剧团成功地遵从了曹禺本

身的跨文化的审美观。 

 《太阳不是我们的》格外令人耳目一新，且非常及时。一方面，它基于中国知名戏剧学家的剧作改编，另一方面，它是由英国本

土剧团来演出。因为，我们已经比较熟悉中国版本的西方经典，最显而易见的例子就是东亚剧团对于莎士比亚作品的改编是国际戏剧

节这一盛大节日中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在东西方反方向的作品交换却少之又少，大多数以英语为母语的人仍有困难叫得出几

个中国权威作家的名字。看到一群英国学生领会和积极地参演曹禺的作品是一个值得欣喜的变化，表明着全球文化轴心更加向东方倾

斜了。这个项目，由曹禺大师的继女李如茹倡导，也同时与英国政府支持的让更多英国年轻人学习中国文化或者到中国学习的想法一

致。我真诚地希望，《太阳不是我们的》只是更多类似合作的一个良好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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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不是我们的》的姿势美学 

濮波（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fff198c0101dovx.html 

 

《太阳不是我们的》是一部当代的反思剧。然而它采用了展现的方式，碎片的方式，连缀起历史中那些形形色色的女性困局。当

然，因为正如我们在剧中看到的，女性的烦恼和命运，几乎与男性一样，都是从两性的关系演绎中才获得的。这个前提，也让这个戏

剧在走出“欲望”、“道德”、“身体”、“伦理”的单纯思考的迷障，而具有了错综的、超越时空的诗学价值； 

因为碎片和集锦式的表达，于是，在美学上，《太阳不是我们的》便具有了概括性和抽象性。它从具体的、基本上是线性的、原

著的剧本空间中脱离出来，成为了具有主体性的剧场表达和完整个性的新的戏剧；这不是重演曹禺戏剧，这也不单纯是解构，而是加

入了导演和全体演员共同创作的关于当代思考的一出戏剧，具有浓郁的后现代风格。 

它的核心是身体的姿式，呈现有如下特点： 

一是并置，戏剧中出现了大量的并置。（1）剧情的并置，四个话剧的片断在舞台上交错、扭结，产生了新的戏剧性；（2）对话

和舞蹈的并置；（3）台前身体演出和台后群体表演和剪影的并置；（4）静止画面和动态画面的并置等等。 

二是仪式。比如，这里繁漪的喝药，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它已经是接近一种升华了的、隐喻化了的舞台语言。沉默的身体，借助

节奏、灯光、身体之间的天衣无缝，而不是台词、冲突等戏剧手段，获得了一种新的表演意义；这样的意义依然可以从姿势的角度予

以关切——是身体在表达欲望和渴求，而不是对话；我还注意到，戏剧中时常群体雕塑般的塑造和重复，有一个时常重复的动作——

八个女性人物，手持白练（裹脚布）对于上吊这个动作的反复操练和模仿，在缅怀与重访之间，在虚拟与真实的感触之间，建立了一

种仪式感和神圣感。这样的瞬间和时常出现的舞台停格，在我看来是在完成一个雕塑般的仪式。最后的一刻，雕塑完成，主题浮出水

面。 

三是高度自觉的碎片。“二维影像和立体”、“静止和流动”被组织起来，但是，这里的组织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比如，在剧

情展现的时间、二维屏幕播放的演员录像时间和当下的舞台活生生的身体表演所展开的时间之间，产生了张力和奇怪的观演时空，这

个时空混沌而歧义，等于在二维和立体之间又加入了第三维，类似爱德华-索贾所言的“第三空间”这个概念。所以，随意穿插的多媒

体和录像、影像之间其实并不需要太多的描述和理性，它是一个情绪的组建，一个流动着的角色。因此，显然，在这个姿势下，碎片，

也获得了高度的自觉化。  

由于上述的几点，我认为这个戏剧是诗意的、成功的。又由于超越了真实，这个戏剧有浓重的悲剧涵义。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fff198c0101dov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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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不是我们的”，却是世界的 

何曼 

俄亥俄州立大学 

 

 无论是热忱的戏剧爱好者，或是雄心勃勃的出品人，亦或是严谨的戏剧学者，都会在某一时刻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莎士比亚笔

下的英雄美人能在世界舞台上反复再现——并且因着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以及跨文化主义对种族与性别的不同解读而产生多样的

角色安排——我们为什么不能用类似的眼光重新审视曹禺笔下的男男女女呢？如果对莎翁戏剧的种种引人思考的改编加强而不是消蚀

世界戏剧经典光环， 类似的读解排演对曹禺作品的展开将会有怎样的影响？曹禺作品会不会因此在世界戏剧舞台上被更多的人了解认

知？利兹大学在 2012年爱丁堡以及上海戏剧节上演的学生戏剧作品， 《太阳不是我们的》，为这些考量提供了一个值得探讨的个案。 

  

 《太阳》并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曹禺戏剧”；而是由导演蒋维国（David Jiang），学生演员，以及学生舞台技术人员对四部曹

禺代表作——《雷雨》（1933）、《日出》（1936）、《原野》（1937）、和《家》（1942）——的集体拣选、并置、与合成。剧名，

“太阳不是我们的”，改编自《日出》女主角陈白露的一句经典台词，“太阳出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

睡了。”陈白露独白中的“我们”直指的是那些被贴上“交际花”标签的女性，同时也暗喻 30年代中国女性的受害者形象。相比之下，

“我们”在《太阳》一剧中所指涉的是更为宽泛的范畴——女性。  

 

 该剧表达女性被伤害的身体与灵魂的意图与考量在舞台上毫不含糊地呈现出来。同样得以明晰表达的是利兹大学学生们对曹禺作

品的解读。 该剧的导演与演员也是曹禺戏剧文学课上的老师和学生。经过了一个学期对曹禺四部作品的研读与了解，导演与学生演员

选择了四段人物关系。片段一：《家》剧中觉新——一个大家族中妥协孝顺的儿子，爱情的弱者——与瑞珏（人物呈现在舞台上、梅

表姐（照片呈现在投影上）共同度过了新婚之夜。片段二：《原野》剧中金子表现出她对婆婆虐待的容忍以及对仇虎感人的欲望。片

段三：两组少爷与丫鬟情感的并置处理，《雷雨》中周萍与四凤以及《家》中觉慧与鸣凤。片段四：《雷雨》中繁漪与周萍之间的不

伦情感。片段四也是《太阳》一剧对曹禺原著最为大胆的改编。在处理繁漪被迫喝药一幕，周萍替代了周朴园强行将药灌入繁漪口中。 

片段五：陈白露不但由女学生沦落为交际花，也被迫将自己的身体赤裸地物化为依靠金钱衡量的商品。《太阳》一剧中，“女性”的

形象（大部分是女人，有时候也是男人）服从一系列的“男性”象征：父权，力比多，知识，以及资本。 可见，《太阳》通过舞台呈

现试图参与民国时期女性话语并希望能够继续刺激观众的焦虑与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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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将众多片段纳入一部独立的戏剧作品有可能对那些不熟悉曹禺作品的未有准备的观众造成观剧负担。这一负担可能让那些

并不十分熟悉 30 年代中国文化的观众感到尤为吃力。 但《太阳》借助出色的舞蹈设计以及对丝带的创造性使用有效地规避了这一困

境。同时，舞蹈设计与丝带应用又强化了极简主义的舞台设计以及抽象的服装。《太阳》刚刚开幕，四组女性角色在舞台上呈静态动

作，并利用舞蹈模仿缠足过程，借以对中国女性“受害者”形象在跨文化理解中作出明显通俗的注脚。  

 

与舞台上年轻女演员优美的缠足动作相反，幕布上呈现出来的是一张缠过足的病态的脚的黑白特写。尽管这样一双畸形的脚很

容易沦为刻板的文化符号，这个意象仍然十分明确地向观众转达了《太阳》对女性被戕害的身体与思想的关注。同样，舞蹈设计与服

装设计也试图将丝带表现为一种跨文化符号，构成中国缠足与欧洲束腰传统的对话。 展现完这些在视觉上心灵上都具有一定冲击力的

意象，男演员加入在台上的女演员， 解开缠在女演员脚上的丝带，重新缠绕在自己与女演员的身体上，暗示不同的人物关系。 这样

一来，《太阳》在尚未借助曹禺剧本语言的情况下，率先通过肢体语言与具有震慑力的舞台形象为跨文化观众理解曹禺作品与人物做

了充分的准备。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太阳》的创作过程。剧目排演中较为关键的策略——以丝带作为最主要的舞台道具以及使用大量的静态造型

——都相对容易制作、排演、以及舞台掌握。这对于学生戏剧制作，特别是常常受困于资金、选角等客观条件的学生制作而言，十分

重要。与复杂的舞台设计能够承担的视觉效果相比，《太阳》中简单但富有创造力的想象，特别是动态的丝带使用与静态的缠足照片

的并置， 对于学生戏剧制作而言更具操作性。另外，学生演员与舞台技术人员参与了《太阳》的整个创作制作过程，深入了解剧本改

编、台上台下全景设计， 以及最后的舞台呈现。学生们的跨文化理解以及表演技巧在阅读剧本和戏剧表演的过程中进一步加强。 作

为中国戏剧研究的一员， 我很赞同《太阳》同时设计对中国戏剧的戏剧文学、剧场呈现、以及文化理解等领域。就这一层面而言， 《太

阳》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具有启发性的个案。  

 

 


